
阅读︰对历史的研究

问：丁老师，那个时候有什么书对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丁：刚才我看了你的书单，上面一大部分都是当时认真读过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读书量呢？我是78年上大学

的，到南京艺术学院。那个时候，大陆的文革刚刚结束，开始好像步入正轨。经过了10年的文化和知识的

饥渴年代，那个时候饥渴到什么程度？新华书店什么都没有卖的，只有一些《毛泽东选集》什么之类的。

我最记得，新华书店刚刚出来一本小连环画，好多人就抢着买。这部连环画好像讲渔民的一个故事，就是

一个捕鱼的人系帆船，怎么样战胜了风浪，把鱼捕回来，一个很一般的故事，现在我们都不要看的，但是

当时很多人抢购。

   上了大学以后，所有新鲜的出版物，尤其是来自于国际、来自于西方的，带点如饥似渴，感觉到里面讲的一

些思想、观念、事情、评论，不管是涉及到哪一个方面都是一种新鲜的知识，都是跟以往所接触过的、受

到的教育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长久闷在一个屋子里的人，忽然走到自然界中看到阳光

一样，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一定是经过这个时代的人[才明白的]，你要问现在70后、60后，他们不

太清楚，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完整的经历过这个过程。

   当然，我看的书还远远不止这些，我看得更加偏重于历史方面的，我特喜欢读。对我影响比较大的第一本

书，我记得最早读的是1980年，有一个同学借给我一本台湾出版的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台湾的版

本，我记得很清楚，读了以后感觉非常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视野，

他囊括人类的各个文明和文化，并不只是特指欧洲文化、中国文化，或者是印度文化，全部都看见了。我

后来又知道，实际上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对汤因比的历史哲学观有很大的影响。

从1980年到现在有29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大量的读历史，从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各种历史方

面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然后再结合中国的历史，沟通阅读，因为我有一个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我要搞清

楚中国文明在人类文明中间究竟是一个什么位置，它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变化之中，究竟呈现出一个

什么样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形态和状态？斯宾格勒一直主张要从形态学的角度来把握历史，不要从历史

知识和概念，所以他是从历史，包括从建筑、音乐、数学各个方面来对一个文明进行把握，这个合我的胃

口，因为我们搞艺术的，对于形象思维是比较擅长的，有时候概念不对应形象，这个概念会忘掉，一定要

跟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个概念才能被记住，乃至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东西，在你的知识结构系统中间能起到

一个活跃的作用，产生化学反应，能够不断的生成和变化。

   所以我想，从八十年代以来席卷中国大陆的一种思想开放，和所谓以一些诗歌、文学和艺术为标志的现代主

义运动，这里边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最可取的，我认为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为什么这么说？中国

文明相对来讲是一个封闭的文明，这是自然、地理使然，东边、南边是外海，西边是沙漠、高山、北边是

敞开的，但是是草原，来的都是一些蛮族、游牧民族。中国人自古5000年以来，还未真正认识过地中海文

明，没有接触过，过去的将军、使者、商人、高僧去过西域，甚至去过印度，最远的汉代的使者甘英到过

里海，但是却回头了。他们想跟大秦、就是所谓的罗马帝国接触，但是没有接触上。所以这就形成了中国

的一种封闭意识，这种封闭意识才造成了到后来鸦片战争那个局面，很愚昧，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我们就

不去说它了，这是中国近代史。

www.china1980s.org

访问︰翁子健        日期︰2009年3月5日       时间︰约59分钟   

地点︰南京 丁方工作室

丁方访谈     1 / 8

丁方访谈
访问︰翁子健      日期︰2009年3月5日      时间︰约59分钟      地点︰南京 丁方工作室

INTERVIEW TRANSCRIPT



   从八十年代以来，我认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真正的通过出版、阅读、媒介了解世界，当然跟在后面

的﹐是要走出去看，走出去看还是后来的，当时是通过这些出版物，甚至一些图片，知道了原来人类文明

是这样的，原来不知道，以为世界就是中国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意义重大。我在很多方面是跟当时八十

年代的文化青年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从很早就对历史关注，而我们同代的人，我想很少有

人像我对历史这么关注和研究，我一直到现在都在研究。研究，比如说轴心时代，就是德国学者雅斯贝尔

斯提出的，在公元前500年人类有五大思想，文明高峰，它最后怎么样对印度文明产生了影响，印度文明

又怎样对地中海文明，对罗马世界，最后对欧洲世界产生影响，它有一个历史的线索和脉络，这些脉络和

线索在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都进行了深刻了描述，他们论述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质性的关系，这种

本质关系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进行了有机的转换，以汤因比为代表的，一直到最近我在读布罗代尔

的，就是著有《论历史》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也非常厉害，因为我认为，我们对于现代社会、当代世界

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把握，取决于你对历史了解的程度，如果你对历史不了解的话，你肯定你对现在也看不

清楚，它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历史不光是本民族的历史，一定是人类的文明史和文化史，从这个宽广的角

度。

   所以我刚才给你讲得也很清楚，我和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艺术家、文化人、学者、诗人、文学家不一致的地

方，就是我对历史特别关注，而且是持续的，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乃至于对一些文化的判断和看法就会不

一样。

「当然我也希望画能够卖钱，但能够给我书更好」

问：哲学、历史、文学的书是出版了很多，大家可以去买，但是可能画册等等就比较困难，很多可能是在学院

的图书馆。当时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图书馆资源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丁：南京艺术学院是老学校，它的前身是上海国立艺专，作为它第一任院长的刘海粟先生，他有一些积累。我

记得1979年刘汝醴教授搬家，他把他的书都捐赠给南艺图书馆了，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一些过去的书，这些

书中最引我兴趣的是，刘海粟于1932年编辑的《世界名画集》，他自己编的，有马蒂斯、德朗，是三十年

代出版的，当时如获至宝在看，但不可能看很长时间，到时候人家要拿走的。

   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图书馆开放以后，在教师阅览室有一些外国画册，学生是不能看的，学生看的都是一些不

是西方出版的、可能国内出版的书，有些图，印刷质量特别差。我还记得我当时想方设法和图书管理员搞

好关系，认识他，他能够在某段时间，比如晚上人家不去了，让我进去看。那时候就是抱着一些画册，非

常喜欢。就是《世界名画册》上出版过的，这些大师的画册我都看过，而且临摹，有一些为了加强记忆，

用小本子把构图画出来，或者写一些心得，然后去学习，所以总的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我1980年去黄土高原画了很多素描和写生，当时我就去了北京找了我的校友，叫黄素宁，她是我们早两届

的毕业生，她的丈夫就是陈丹青，我把我的素描给他们看，他们看了以后非常的鼓励，说我的画画得很

好，画出了一些深刻的、不是表面的东西。当时他们帮我在中央美院举办了展览…展览当时在中央美院也

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当时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我画的人物比较真实，就是所谓的真实是一种生活的

真实，并不是像照片，甚至有一点变形。那个时候有一个瑞典的留学生，他就很喜欢我的画，他就提出要

买。后来我跟他商量了一下，我说你也别买了，你给我在外面找两本画册送给我就行了。后来他按照我的

要求找了两本，是墨西哥画派的画册，一本是讲墨西哥壁画三杰，还有一本是奥罗斯科，壁画三杰之一。

因为我那个时候对于墨西哥的艺术产生很大的兴趣，在国内也看不见，所以那个画册对于我从82年以来很

多的表现方法、一些趣味起很大影响。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爱书如命，当然我也希望画能够卖钱，但能够给

我书更好。

问：为什么会对墨西哥的绘画产生兴趣？

丁：因为我认为墨西哥和中国有类似之处，从历史的人种学上来讲的话，墨西哥在北美高原的土著，不管是秘

鲁高原还是墨西哥高原，他们是从白令海峡迁徙过去的亚洲人。中国学者也有研究过，在中国西南部部位

的彝族还有苗族一些少数民族，他们的一些图腾崇拜，一些原始文化的祭祀制度，跟印第安人、阿斯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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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玛雅人非常接近，这个也间接的引证了他们在人种、种族上面的在远古有比较靠近的血缘关系。这是

第一点。

   第二点，墨西哥也跟中国一样，是发展中国家，又有近代被殖民的历史，他们需要有发扬一种本土精神，墨

西哥绘画后来对整个西方的现代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连美国也很认同他们，请他们去画壁画，在校

园里面。他们的艺术的成长道路并不是完全学西方，他也学习了很多西方的现代艺术的观念，但是他更多

的创作资源是从本土进行的一种挖掘。所以这个我认为对我来讲很有借鉴意义，而且他的画非常有力量。

交流

问：我刚才听您说，您很早已经到了北京去开一个展览，通过陈丹青他们的关系。

丁：对。

问：您当时在活动是在南京比较多还是在北京比较多？

丁：南京比较多。但是经常到北京，往北京跑，找一些老师请教，那个时候我们比较崇拜的，比较佩服的老师

像袁运生、陈丹青、黄素宁等等。

问：当时旅行是不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丁：对。坐硬座，就是坐火车累的要命，坐在椅子上坐一夜，而且时间比现在长，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8个小

时，现在大概是9个小时。甚至，有几次我还站着，那更累，就是买不到坐票。

问：在南京会跟哪些人交流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八十年代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美术界的人会跟其他学科

的人交流很多。

丁：确实，当时跟诗人、小说家、文学青年，还有就是在南京的大专院校里面的一些老师和学生，比如说历史

系的、哲学系的、中文系的，地理系的，那个时候没有宗教系，就是跟这些文、史、哲领域里面的年轻人

交往比较多，探讨看书的体会，互相推荐一些书，然后探讨一些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文学创作、

艺术创作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个气氛我认为很学术，比现在要好得多。现在的艺术因为受到经济的很大的

冲击，所以我认为很多艺术家，包括一些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是向钱看的，并不是纯

粹的艺术了，他甚至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去进行一些创作，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负面因素了。我认为远远不如

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比较纯粹的，那个时候经济很不发达，也没有想到画会卖，只是它代表你的一种兴

趣，代表一种人生理想的追求。

问：这些在不同学校里面的年轻知识分子，是通过什么方法聚合在一起？

丁：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一些诗人、文学青年有聚会，办一些刊物，在聚会的

时候有新的人来就会互相认识，就会留下地址，然后去拜访，拜访以后还会认识一些新的人，慢慢的扩

大。

   那时候我经常到南京大学去听讲座，南京大学毕竟是南京学术性比较高的，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有一个

历史学家叫林毓生，我第一次听他的讲座就是1981年，那个时候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介绍

我去的。那时候我们的信息互相的转告，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有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样通知的，可能是

写个信吧，或者是怎么样打电话，想办法，或者是因为南京比较小，来来去去比较方便，然后就互相约一

约。

问：是否有一些文学界的朋友，会自己印一些刊物？有没有通过这些刊物去发表一些早期的作品？

丁：有过。那个时候我帮一本刊物《人间》画封面、画插图。但是现在有一点很遗憾，因为我后来到北京工

作，在圆明园画家村也呆过，搬家次数过多，很多早期资料都找不到了，搬头两次还在，再搬搬就搞不清

了，最后就找不到了，就流失了。

问：有什么印象中有什么刊物是有发表过作品？刚才提到过《人间》。

丁：就是自己印刷的，还有一些什么名字叫不上来了，就是经常帮他们一些自己印的刊物画一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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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的活動

问：您在北京很早做过一个展览。

丁：对，1981年在中央美院。这个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采访陈丹青他是非常清楚的。

问：这算不算是你第一个展览？

丁：算第一个。

问：后来就是什么时候举办自己的展览？

丁：是84年就有了，我们自己搞的展览。更早應該是82年，在南京的秦淮区文化馆，我们有几个同学办了展

览。84年又参加了在南京某一个场所几个人办一个画展，那个时候蛮多的， 85年是在江苏省美术馆办了青

年艺术周。后来展览很多，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简历，就是上面都会有的，就不一一说了。

问：您曾经做过一个「红色．旅」群体，这个情况怎么样的？什么促使您组织起来的？它的成员是什么人呢？

丁：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八五年江苏青年艺术周以后的一个产物，就是有一些画家好像想成立一个画风上有点

超现实主义倾向的一个团体，后来我们这里面有人就起名字，说是「红色．旅」，但是我认为这个名字不

好，他说好，那个人就是杨志麟，后来我们就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名字，就用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跟意

大利一个恐怖组织很接近，也是「红色．旅」。这个组织很松散，办过一次展览，后来由于我到北京，还

有一些其他原因，可能艺术观念也不符合，后来也就没有再活动了。

问：就是没有持续很久？

丁：没有持续很久，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江苏、南京的特点就是对于搞这种像北方艺术群体的这种群体不是特

别热衷，比其他的地方，南京没有这么大的兴趣，而且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对群体性的、流派式的这样一

种活动也没有多大兴趣，我觉得艺术还是关键靠个人，这是个人的见解。这方面呢，可能过去也有人采访

过我，我也写过一些东西，可以把文字找出来，这个过程就比较清楚了，比我现在讲得要清楚。

江苏青年艺术周

问：江苏青年艺术周这个活动是怎样的？    

丁：是很大型的一个综合活动。它之所以叫青年艺术周，首先是青年人，都是一些在校学生为主干，并不是一

些老师什么之类的，都是青年。第二个，就是说它是包含各方面艺术在内的一个艺术活动，美术、戏剧、

音乐，也有其他的，可能还有什么服装、设计之类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在美术馆的展览只是这个艺术

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活动，怎么搞起来的呢？好像我也写过东西，大概当时就是活跃青年的文化生

活，它是依托江苏省团委搞的，总的策划人是孙建军，是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一个年轻教师，我是作为美

术界的一个发起人、负责人，就是分工的，然后就这样组织起来的。所以，由团委出面的才可以争取到在

江苏省美术馆展览，如果你纯粹自己办，没有官方的背景就不可以的。

问：当时您找的艺术家是不是都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前卫一点的？

丁：对，找在江苏和南京比较不是那么保守的，而是比较前卫一些的艺术家，就是有一些个性、有创新的想

法、有自我的表现，而不是过去画一些宣传画似的，画一个主题，不是这样的。

问：可以这样比较创新的风格带到一个官方的场所？    

丁：是一个尝试，所以当时有一些作品受到了一些非议，因为当时都不能接受，现在都没有关系了，随便你怎

么搞，只要不杀人就行了。过去很多人就会感觉到很不适应，现在这些作品看起来，也根本没有什么东

西，但是当时就不行。

问：当时一般的反应都是比较负面的，还是还有一些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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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反应什么都有，有的人说好，非常好，过瘾。有的人说，这个是牛鬼蛇神、乱七八糟，有问题。各种说法

都有，观众的反应反差非常大，这个实际上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刚刚兴起没几年的时候，人们对新生事物的

不同的反应。

到《中国美术报》

问：您是在几年毕业的呢？

丁：82年毕业的。

问：然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丁：留校任教，同时也读硕士，到86年研究生毕业以后，87年到北京，在《中国美术报》做编辑，一直做到89

年底，美术报结束。90年我在圆明园画家村。

问：当时是到《中国美术报》去工作，是分配去还是自己选择想去那边？

丁：不是分配，就是自己要去。

问：是不是觉得这个报纸很有意思呢？

丁：对，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北京毕竟是文化中心，能够能看得更清楚，就像你去黄山，你登上最高峰可一

览众山小，都能看清楚了。在某一个地方，你看不清楚啊，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想把中国的现代艺术看看

清楚，究竟怎么回事。

问：《中国美术报》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丁：就是编辑。编辑平时采访，我们像主编报你的选题，他来排，比如说，我下一期有什么想法，他来给你

排，每一期有一个执行编辑，但是它有一些固定的版面是一直连载的，你可以编得有一些版面，有一些版

面是固定的。

问：也会去外面采访一些展览？

丁：会，到处有一些重要的展览在外地，就去采访，就像做你这样的工作。

问：看过什么样的展览印象比较深的？

丁：那就全国各地都跑，有重要的展览，当时从北京到南京来，六届全国美展、还有很多群体的展览，我现在

具体记不清了，但是有很多很多。

八十年代的展览

问：我们知道第六届全国美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展览，那个展览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丁：以往官方举办的展览都是比较保守，题材都要审，就是进行一种严格的审，比如说，不能有负面的东西。

人都要笑，都得要快乐，有一个套路。后来像罗中立的《父亲》，他也是经过很多的波折，人家一看，怎

么可以把农民画成跟毛主席的头一样大？这在过去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很真实啊，他里面饱含一种情感，

而且是很真实的东西，过去的艺术一看就是假的嘛，都是有意识形态的一些虚假的东西在里面，文革嘛，

我们的文革公式就是红光亮，就是人要画得红红的、光光的、亮亮的，都不能有任何阴暗的色彩，阴暗的

色彩就不对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争论，有的人说可以上，有的人说不行，就是丑化社会主义现实，社

会主义到今天不应该有这样的人了，都是很快活的。所以就争论，最后说可以让他展出，但是要改，为什

么？要加一个圆珠笔，就是这个人已经开始学习了，他开始懂文化，不是文盲了，他会使圆珠笔了。很可

笑，这都是故事，也就说明，中国从文革走出来还是很困难的，并不是说只是官方不愿意走，就是老百姓

走出来也要经过一个过程，因为以前脑子里面装的全是这些东西。就像你现在要叫朝鲜人走出来他也很困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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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就是还是觉得国家的展览风格是保守的？

丁：保守，一直到现在还是保守。所以，像这种几届美展的官方展览我是从来不参加的，我也不会去交作品，交

作品的人就都希望能够参加展览，能够对他有一些好处。

问：刚才听您说，经常会到北京去，您去北京时可能看展览的机会比较多一点，当时有什么展览印象特别深？

丁：有啊，1981年，当时我们没有见过西方绘画的原作。1982年在北京，就是我还没毕业的时候，看了一个《韩

默藏画展》。韩默是一个红色资本家，他很早就跟苏联做生意，后来也跟中国做生意。他那时候展出很多藏

画，印象特深，一进去有一张大的伦勃朗的〈朱诺〉，我们看他的手、他身上的珠宝怎么画的，以前都没见

过，就是画册中看得都没有看原作那么真切。

   我记得几乎同时还有一个时装展览，服装师，就是法国的圣﹒洛朗展览，那里面服装非常奇怪，也很有很多

现代式的，什么蒙特里安式的，毕加索式的、蒙古式的，什么都有，给我印象很深。皮尔卡丹是后来才知

道，最早是他，就是八十年代初、81年还是82年。后来展览就多了，但是你忘不掉的都是第一个展览，后

来的展览都有的记不清了，有的时候互相混起来了，但是第一个展览印象非常深。

问：还有一个展览我经常听说的，是85年罗森伯格展。

丁：对，罗森伯格，我看了。

问：那个展览感觉怎么样？

丁：还可以的，一下子激发了很多中国绘画的尝试和革新，有装置、综合材料，已经不是传统的水粉、油画还是

什么画种，是什么都上，所以很厉害。在北京展览过以后又巡回到西藏。人们还来不及反应，他就走了，回

美国了。

在新潮期间

问：八十年代，很多艺术家作很多不同的尝试，您当时有没有实验过一些特别的媒介，比如像装置等等的创作？

丁：没有。我一直是绘画。但是我的现代绘画都不是油彩，是综合材料，但是我还是绘画，我的观念很简单，就

是艺术应该是开放的，但是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是想把绘画做好，能够把这一门做好。

问：那个时候有没有写过一些像艺术的概念或者是观念？    

丁：写过，发表过。像红色旅的箴言、宣言就是我写的，也发表过，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写作比较多，现在有好多

都还没有发表，就是准备发表，当时就写的笔记、艺术笔记一些想法。

问：在最近的画册、文集有重新发表？

丁：对。

问：当时有一些全国性的活动，像在86年有一个在珠海举行的交流活动。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丁：在某种意义上是为1989年全国现代艺术展进行一些准备，就是由每一个地方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带一些作品，

能够代表他这个地区，或者代表他本人的创作，进行交流。那个时候发起的单位也有《中国美术报》，我就

是在那次会议上跟《中国美术报》的负责人讲，就是说我希望到《美术报》工作。是86年。

问：是不是张蔷先生和水天中先生？

丁：对，都有，刘骁纯、张蔷、水天中。那个交流活动很有意义，大家都感觉到好像中国的艺术被推动了，因为

以前长期没有什么变化，没有新的刺激，没有新的想法，现在这些想法都呈现出来了，很好，艺术应该百花

齐放。

问：珠海会议组织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着到你的？

丁：给我发的邀请。

问：您之前是跟他们已经有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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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有过联系。那时，我们办了展览之后都会把一些作品、文字就往《美术报》寄，之前就建立了联系。

问：主要还是通过《美术报》这个平台？

丁：对，《美术报》、《美术思潮》和《江苏画刊》，两刊一报，后来也包括《美术》，高名潞是后来去了

《美术》。

问：除了86年的珠海会议之外，到了88年还有黄山会议的活动？

丁：黄山会议我没去。88年我参加了《走向未来》的展览，那个时候是戴士和先生[组织的]。

问：那个展览是怎样的？

丁：《走向未来》丛书办了一个展览，《走向未来》展览，当时影响很大。它那个展览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已

经不是分各个地方群体，而是把全国一些好的人都找来，就是不是分地区的群体来展览，比较学术性，他

们也邀请了我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走向未来》丛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也应该和戴士和先

生好好谈一谈，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一种启蒙的作用，一种开启思路方面很大，他们编的那些小书我们都

看。

问：我们知道这本书的主编是金观涛先生。当时戴士和先生在里面是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丁：他负责艺术方面。

问：他是不是在中国美术研究院里面工作？

丁：没有，他在中央美院当教师。他的特征就是说，也是一个学者式的艺术家，他也做学问，同时也创作。

问：到了1989年在中国现代大展，您有参加？

丁：参加了。

问：您带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去参展？

丁：前些时候，是2月15号在北京搞一个纪念活动，纪念89年现代艺术展20周年，那么在原工艺美院、现在是墙

美术馆举办了一个文献展，就是说它把当时的作品都拍了照片，然后把它按照原来的展厅的布置挂出来。

所以，你一看那个就知道了。[…]

问：到89年的时候，您一直在《中国美术报》里面工作？

丁：对。

问：它结束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丁：好像就是说中国艺术研究院因为《美术报》有些太激进了，有一些什么问题就把它停了，就不要办了。也

并没有什么另外的部门下达命令，就是他们自己停了，因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的院长李希凡，反正比

较左，比较保守。

问：当时是不是很希望办下去？

丁：当然希望办下去了。所以关门肯定是一个坏事，感觉很不高兴。

问：您觉得在南京的艺术活动跟其他地方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丁：南京有它的好处，就是比较低调，也是按照自己的一种艺术追求在走，还是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从九十年

代以来的当代艺术大潮中，南京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人，就不像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方力钧…就是没

有他们这么火爆，但没有火爆并不代表他们的艺术没有在前进，也还是在前进的，有很多年轻人也还画得

不错的。只是对外面的宣传、推广、交往做得差一些，就是这个特点，南京的当代艺术确实就是宣传、推

广、包装方面做得力度不够，所以别人就不太清楚。[…]

总结︰并非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

问：现在很多人回顾、研究八十年代的历史，都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很理想主义，或者是很人文热情很高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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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您是觉得这个评价对吗？还是您自己有什么总结性的评价？ 

丁：我认为，八十年代的优点在于它比较纯粹，但并没有什么理想主义。我当时认为八十年代好像有理想主

义，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多经历和读了这么多书以后，我对理想主义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八十年代

距离理想主义还很远，那首先要对理想主义怎么定义要谈一下。现在如果有人说八十年代就是非常理想主

义，好，那我很想听听，他对理想主义是怎么样解释的，什么是理想主义？八十年代是由一种纯粹的对艺

术的需求，一种对艺术的追求，这是肯定的。八十年代更多的倒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个性的张扬，每个人

都在搞自己的个性，不愿意再有一条道路给我设定好了，我必须这样画才行、或者是那样搞才行。他想尽

一切办法要去找新的表达自己的方式，个性化。就像一个大游行似的，我的服装打扮，我的帽子我一定要

跟别人区别开来，不管好不好，我一定要别人区别开来，你是长头发我就要短的，你是短的我就是朋克。

从这次墙美术馆搞的八九回顾展的照片，我仔细又看了一遍，我认为我这个判断，对于我来说是对的。别

人认同不认同我不管，我有我的看法。

   所以，八十年代是一个比较骚动的年代，都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个性发挥出来，可能有一些理想主义的

萌芽，那仅仅是萌芽而已，没有充分的展开，因为这种人的个性表达，你很难搞清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从来没有过个性表达，先表达出来再说，然后再说另外的事，好不

好、坏不坏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理想主义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精神追求，标准就不一样了，可能你要比较

古希腊时代，西方的文艺复兴，那就差得远了，这就是闸门打开了，稀里哗啦全出来了，憋了一肚子憋坏

了，跑出来的时候就不管什么姿态了，反正你跑出来就行，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只有给它以正确的定位，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从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是这样，它是合乎逻辑的，并

非八十年代好像达到一个理想主义的高峰，九十年代好像滑下来，被经济、政治所超越，不是这样的，它

是一脉相承的。

问：八十年代纯艺术的追求，怎么跟九十年代的经济走向，我们怎样把这两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丁：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未必是我们这个采访所能够谈深、谈透的。谈

不深、谈不透，谈一点没什么意义。我对中国九十年代的当代艺术，总体来讲是持一个文化批判态度，所

谓文化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从文化上要予以梳理，但是它所体现的，不管是它的个性、它的精神追求，

还是它对艺术的态度，都达不到八十年代的水平，看起来非常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中间有很多非

常一般化和糟糕、甚至可以用「糟糕」这个字眼。看起来很热闹，这样、那样的。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价

值，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这次的采访和这个话题无法能够谈清楚。

问：很多人说，八十年代是一个被断开的时代，九十年代以后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您说，其实里面有

很多的关系。

丁：对，内在联系是一贯的，八十年代就没什么理想主义，尽管个别人身上有理想主义的萌芽，那就是一种个

性，只不过他那个性并不是中国的图式，他的个性可能借鉴了很多西方的要素，可能是借鉴劳申伯格的、

或者超现实主义的、基里科的，他还崇拜一个西方的东西。九十年代，他因为要迈出一个中国特色，他就

变了，他完全不去向西方借那个壳，他就是中国模式，中国脸，中国头，中国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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